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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學模式的遞嬗 

 

劉 虹 * 

 

解讀孫慕義教授在〈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對生物－心理－社會

醫學模式的“僭越”〉一文中提出的意蘊深刻的身體倫理醫學模

式，需要對醫學模式的理念溯源和對身體範疇的哲學剖析。（孫

慕義，2015） 
 

一、醫學模式建構邏輯結構的一元與多元 
 

1977 年，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內科學和精神病學教授恩格

爾提出需要一種包括生物、心理、社會三元邏輯的醫學模式。1980

年第 3 期《醫學與哲學》雜誌發表了其文的中譯，生物－心理－

社會醫學模式的理念進入了中國並迅速成為學術界、管理界和醫

務工作者高度關注話題。在中國知網以“主題”方式檢索“醫學

模式”，35 年來（從 1980 年至 2015 年 10 月 15 日）發表的討論

醫學模式的學術論文有 17,687 篇，議題主要集中在：一是新醫學

模式的價值分析；二是新醫學模式的轉換狀況；三是醫學模式的

嬗變研究。醫學模式的嬗變問題引起中外學術界的關注。國內外

學者提出了許多醫學模式遞嬗的理論構想。如陶功定提出的大生

態醫學模式（陶功定，1998）、杜治政教授提出了生物、心理、

社會、生態醫學模式，認為生態醫學模式不是替代，而是對生物、

心理、社會醫學模式的補充。（杜治政，2014）最近，孫慕義教

授提出了身體倫理醫學模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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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醫學模式的遞嬗，孫慕義教授有幾個值得關注的觀點：

第一，自然哲學的醫學模式的歷史地位和價值缺乏深度的研究。

醫生從來都沒有完全地把人體看作服從物理、化學變化規律的簡

單生物體。第二，真正最先提出醫學模式轉變的人是福柯，他的

人文化的醫學模式觀念早已在恩格爾之前已流行於英語世界。第

三，生理、心理、社會醫學模式的框架內沒有給身體倫理留下空

間。 

醫學模式作為認識和分析健康和疾病問題的醫學哲學範疇，

隨著哲學思想的凝練澄明和醫學的進步發展而遞嬗並且對醫學產

生引領或阻礙作用。醫學面對的問題是複雜性問題，因此，醫學

模式的建構可以有多元的邏輯結構。但醫學模式作為對醫學發展

的總體性認識，其邏輯結構的整體性、統一性特徵如何體現？醫

學模式邏輯結構的多元和一元的衝突如何消解?孫慕義教授提出

的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。 
 

二、醫學模式遞嬗的後現代轉向 
 

隨著後現代哲學的研究視角從意識哲學轉向身體哲學，身體

範疇成為審視世界和思想言說的一個重要視角。20 世紀 80 年

代，身體範疇聚焦了學者的智慧，成為身體哲學、身體社會學、

身體政治學、身體美學和身體倫理學等眾多學科的基本研究物

件，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。倫理學也正在經歷從主體倫理學到身

體倫理學的轉化。 

    以身體作為研究技術和倫理的獨特視域，可以構建身體倫理學

的研究範式，直面當代技術背景下獨特的倫理困境，對傳統的主

體倫理學原則進行前提反思與理論重構。正如孫慕義教授指出的

那樣：身體範疇成為當代焦點話題的原因首先是關於身體人類需

要更深刻、更明晰的認識。同時，科學技術在使身體在獲得最大

程度的解放的同時增加割裂甚至粉碎了身體的整體性，加劇了身

體的不確定性，身體需要倫理學的辯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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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合法性 
 

人類對“身體”的哲學領悟，標誌著對身體範疇認識的甦

醒。“身體”是一個標誌人的生命整體存在的醫學哲學範疇，而

不是“肉身”這樣的解剖學概念。在人的世界中，身體是物質的、

自然的，又是精神的、社會的；身體是感性的、非邏輯的，又是

理性的、邏輯的；身體是思想的、認識的，又是行動的、實踐的；

身體是人類文明和文化的創造者，又是文明、文化的元素和組成

部分；健康、疾病亞健康是身體存在的不同狀態，身體是醫學主

體、同時也是醫學的客體。身體是皮膚、骨骼、臟器、大腦的有

機結合體，在某種意義上，身體即是人的整體性存在，身體就是

完整的、真實的“我”。 

身體不僅是生理的、心理的、社會的存在，更是文化的、哲

學的存在。身體是人無法偽造不可複製唯一合法的身份形態。在

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語境中認知生命、認知醫學、認知健康和疾

病問題，也許更能洞悉事物的本真和本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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